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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能人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深入研究乡村能人在乡村治理

中的角色、作用及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回顾了典型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辨析了乡村能人的概念

与类型，阐释了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多维角色，梳理了能人治村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探讨了加强能人培育与

监管的途径。研究认为：① 乡村能人是指在特定乡村被多数村民认可，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个人能力和社会网

络，有志于或正在或已经通过其专长带动乡村发展的人；② 通常，乡村能人是推动进步的“发动机”、集体行动的

“火车头”、乡村发展的“铺路者”、对外联系的“架桥师”、乡村振兴的“带头人”；③ 但是，如果监管缺位，能人治村也

可能对基层民主、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等带来负面影响；④ 为更好地实现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需进一步加强能人的产生机制以及培育模式研究，深化能人治村的机理、模式与效应研究，关注驻村干部治村的新

情况与新问题，并探索能人研究的新数据、新方法。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推进乡村振兴的转型期，加强

乡村能人研究，有助于深化各界对乡村发展机制的理解、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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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

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

一，开启了新时代乡村治理新征程。村庄是中国乡

村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

梢”，村庄治理是实现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村庄治理过程起到

重要作用的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是村庄治理的

主体，具有多元化、多功能和动态性等特征。

从典型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发展经验来看，乡村

能人凭借其个人能力、经济优势、社会网络，通过成

立乡村企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选举或上级任命、

宗族权威等方式，对村民进行领导、动员，参与乡村

发展与治理，逐渐形成了影响乡村治理决策的重要

力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对乡村治理和乡

村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1-8]。但是，这种“能人治村”

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或局限：一些乡村存在能人的

权力过度集中、专制治理色彩浓烈，进而阻碍基层

民主化进程等问题；一些能人过度追求个人私利，

导致“精英捕获”；村民对能人的过度依赖，造成“人

情困境”、后备力量的缺失；规范性制度不健全，形

成“分利秩序”问题[9-16]。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

考的问题，如怎样定义乡村治理中的能人、能人的

类型有哪些、能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哪些、

如何培育能人和规范能人行为进而实现乡村“治理

有效”等。

本文首先回顾了典型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

构，然后在辨析乡村能人概念与类型的基础上，梳

理了能人治村的机理与负面效应，提出了加强乡村

能人研究的重点领域，以期深化对乡村能人这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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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重要主体的综合认知，进而为增加乡村人力

资本、丰富乡村治理模式、促进乡村转型与振兴提

供科学参考。

1 典型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

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等

因素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乡村治理结构，并由此影

响乡村发展网络的建构。过去2000多年来，中国乡

村治理结构主要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新

中国成立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

“政社合一”模式、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

大的阶段[17-18]。具体地(表1)，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

是“王安石变法”后，实施的是国权不下县、“县政绅

治”的乡村治理模式，有权威、能力和财力的乡绅成

为乡村社会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作为县级政权和地

方宗族的中介，协助进行乡村公共事务治理。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的乡村治理又可细分为 6个小的阶

段[19]。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主要经历了土

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 3 个小的阶段，从

“乡(村)政权”逐渐过渡到“政社合一”，其间的乡村

治理具有强制性，城乡二元分治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突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推行和村民委员会的设立，逐渐进入“乡政村治”阶

段，乡村的自治化程度提高，能人在推动乡村治理

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如华西村、南

街村等“明星村”的带头人)，但城市偏向的城乡二

元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十六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推进“以工哺农、以城

带乡”，强调乡村的自治和法治，乡村合作经济组织

的作用逐渐增强，涌现出一大批致富带头人，而随

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深化，驻村工作队作为乡

村治理的新的主体，在贫困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得以

凸显[20]。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在持续

抓好精准扶贫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面部署

和梯度推进，党和政府、村支部和村委会(即村“两

委”)、驻村工作队、合作经济组织和乡村能人等协同

推进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格局更加明晰。2018年底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该条例强调，“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

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

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

这将进一步塑造乡村治理的新格局，而能人在乡村

政治建构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2 乡村能人的概念与类型

2.1 概念内涵

当前，学界对于乡村能人尚未有统一的概念，

类似的名词有乡贤乡绅、乡村精英、三乡人才、农村

致富带头人等，一些驻村干部、村“两委”、合作社及

表1 典型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

Tab.1 Rural governance models in typical historical periods

时期

传统社会阶段

土地改革时期

农业合作化时期

人民公社时期

改革探索时期

新农村建设时期

乡村振兴时期

主要治理内容

催粮征税、除盗安民、修桥

修路、救济赈灾

土地改革与乡村建设

农业的合作化改造

建立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改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探

索村民自治路径

破解三农问题；

推进精准扶贫；

建成小康社会

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发展不充分；

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乡村治理主体

县级行政机构；乡里组织、乡村士绅、

地方宗族

党和政府；农民协会、乡村农民大会、

农民代表会

党和政府；互助合作组；初级农业生

产合作社

党和政府；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党和政府；村“两委”；乡村能人

党和政府；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合作经济组织；乡村能人

党和政府；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合作经济组织；乡村能人

备注

国权不下县，“县政绅治”；

国权+绅权+族权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乡村治理具有强制性

集体劳动、共同生产；

乡村治理具有强制性

“政社合一”；集体化、军事化；乡村治理具有

强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市场化、自治化程度提高；开始“乡政村治”；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突出

自治和法治并行；

以工哺农、以城带乡；

精准扶贫取得明显成效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围绕乡村振兴进行全面部署和推进

注：基于文献[17-1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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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组织负责人等等，也可理解为乡村能人。在西

方语境下，“能人”和“精英”都译自“elite”。通常，精

英是指每一特定的社会集团里，极少数能力超凡、

各方面出众并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21]。精英包含

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共谋(collusion)、凝

聚力(cohesion)三“C”要素，清楚自己在群体成员的

位置，成员之间有信息的交换，在行动时会以群体利

益为目标[22]。精英循环理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以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由

于不断丧失优势，而退出农村的权力结构，以私营企

业主、农民企业家为代表的新精英向上涌现[23]。国

内学者对乡村能人给出的定义更具针对性，比如：

乡村能人就是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中，拥有突出能

力，并有成就的人士[13]；乡村能人指农村中影响力

比较大、在某方面才能出众的人，他们相比普通村

民，其拥有更多的才能知识、社会经验、声望权威或

社会关系[14]；从资源的角度，能人是在乡土社会中，

具有经济资源(资本或要素资源)，又有人力资源(经

营管理、商业经验等)，还有社会资源(销售领域或政

府部门中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具有战略思维、合作

意识的人[24]；也有学者认为，乡村能人是指那些在

农村组织并开展生产和交易等各种经营活动、以劳

动或投资致富的群体[25]；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起

人也可认为是乡村能人，他们掌握合作社的管理与

决策权，对外争取政策和资源，对内联络社员和小

农的社会关系[26]。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强调“能人”自身的能力特

点，但忽视了其对于参与和带动乡村发展的意愿的

考量。本身很有能力，但不能、不愿意参与或带动

乡村发展的个体，不宜作为乡村能人。由此，本文

认为乡村能人可以理解为：在特定乡村被多数村民

认可，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

有志于或正在或已经通过其专长带动乡村发展的

人。其基本特征包括：① 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摆

脱贫困、谋求生存、追求利益，乃至追求独立和实现

人生价值，都可能是乡村能人成长的动力。② 具有

较强的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如具有较强的专业

技术水平、生产经营能力、宣传动员能力或组织管

理能力，或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村内

的威信、声望和影响力较大，或者在政府及有关部

门有较好的人脉。③ 通过其专长，有志于或正在或

已经带动乡村发展。从乡村持续发展的角度及目

标和结果导向来看，能人应通过专长已经促进了村

域发展，已有打算或正在推进的也应纳入能人范畴。

2.2 类型划分

乡村能人的类型划分可以有多个视角，如体制

内外、产生领域等。大体地：① 从体制内外的角度，

乡村能人分为体制内能人和体制外能人 [27]。体制

内能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通常是村党支部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体制外能人则往往以乡绅、家族族长、

经济精英等为主导。② 从能人产生领域来看，能人

类型分为政治能人、经济能人、社会能人[14,28]。政治

能人主要指村“两委”干部、村民组长等，他们掌握

着体制内资源，能够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为

当地发展寻求项目、政策、资源。经济能人主要包

括农民合作社社长、大型农场场主、私营业主、善于

经营的个体户等，主要通过经济资本或专业技术等

带领群众进行乡村经济建设。社会能人相对较为

广泛，身份来源较为复杂，主要依靠多种权威资源

对乡村进行治理，主要包括有权威的老人、寨主、族

长及乡土文化能人等。③ 从能人来源的角度，可分

为外来能人或嵌入式能人、本土能人或内生能人。

外来能人包括下乡的农业技术人员、驻村干部、大

学生村官等；本土能人则多指本土培育的能人，包

括有一定威信的权威老者、族长、村“两委”干部，

返乡、回乡的企业家、大学生等等。类似的，从乡

村治理权威来源角度，乡村能人可分为内生型和

嵌入型[20]。内生型又分为长老型、任命型、能人型，

主要指乡村社会内部的能人，如村支书、村主任、妇

联主任等。嵌入型指的是乡村社会以外，国家制度

安排进来的能人，如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

等。④ 从权力资源的结构来看，乡村能人分为经济

能人、权力能人、知识能人[7]。经济能人是物质财富

占主导地位，利用经济资源影响乡村经济的人；权

力能人是指掌握乡村权威性资源，影响乡村组织权

力分配格局的人；知识能人是掌握较多知识，并由

此可影响乡村群众对事物的判断的人。⑤ 此外，学

界还对经济能人的类型进行了细分，如从能人崛起

过程中具有的社会背景和资源来看，广东的农村经

济能人可分为 4类，分别是人民公社时期社队企业

中的经营管理人员、营销以及运输人员，具有实用

技术的能工巧匠，有广泛的社会资本和社交能力的

人，从小本生意积累发展的致富人员[29]。富人治村

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

乡型等 4种类型[30]。按照经济能人的参政动机，大

致分为回馈乡里、光耀宗族、垄断资源、经营便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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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获利5种类型[28]。

综上可见，关于乡村能人的类型划分存在不同

的分析视角，进而有不同的划分结果。这充分反映

出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性

和综合性。大体而言，从体制内外、当地与否的角

度进行能人划分的二分法可以较为便捷地划分能

人，而从领域特征、权力资源的角度更有利于深化

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认知。基于政治能人、社

会能人、经济能人的三分法视角[14]，结合实地调研

情况，进一步梳理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导角色

(图 1)。政治能人侧重对政策资源的争取提供公共

事务治理项目、通过赋予的政治权威规范村民的集

体行为；社会能人往往通过赋予的乡村权威规范村

民的集体行为，有时也可通过其动员能力争取政策

资源提供公共事务治理项目等；经济能人则在乡村

生产网络建构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争取和

利用相关社会经济资源，实现资源整合、推动合作

经营与就业创业。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能人可能兼

具政治能人、社会能人、经济能人中的 2种或 3种，

在乡村发展中扮演多重角色。新出台的《中国共产

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即意在强化乡村能人

的“一肩多能”。

3 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乡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从产业经济

的角度，需要乡村发展主体结合自身禀赋和市场需

求等向目标消费群体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现

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变迁激励，整合

要素、优化功能[31]，在助力原子化的农户解决温饱

问题方面产生了足够激励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

着乡村产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更能够统一发

展认知、明确发展目标、整合分散资源、促进适度规

模、推进联合行动的更具能动性的主体。由此，乡

村能人肩负着重要使命。

(1) 在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方面。能人依赖他们

拥有的资源和权威，在乡村发展事务中发挥领导、

管理、决策作用，成为农村社区的管理者[32-33]。能人

凭借其威信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维持乡村社会

秩序，减轻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25]。乡村能人对国

家政策进行宣传和解读，组织制定乡规民约，着力

促进传统文化传承。能人是承接国家意志的需要，

国家下乡资源、传统组织资源、政治符号的激活、乡

村能人的主体性愿望、运作策略之间的良性互动[33]，

都为能人介入乡村治理奠定基础，其借助政治组织

网络、经济利益网络、熟人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源，来

动员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维持乡村社会稳定[34-36]。

(2) 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通常，能人是

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他们基于对乡村资源禀赋、

村民发展意愿、政府政策导向等的洞察，激发内部

动力、整合外部动力，促进产业发展，改善环境，推

动村域转型[8]。能人对乡村经济的带动模式主要有

村集体企业带动、股份带动、个体企业带动、合作经

济组织带动等，能人往往是这些经济实体的负责

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相较于一般社员，能

人拥有资本、技术、资源等关键要素，能够整合、积

累及调动社会资源，市场洞察力强，善于学习和接

受新事物，依赖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利用熟人

图1 乡村能人的类型及其在乡村发展网络建构中的主要角色

Fig.1 Types of rural elites and their main ro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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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信任惯习，领办合作社的能人与社员之间的

互惠，维护社长个人声誉和合作社声誉，注重与社

员沟通协调等关系性规则进行组织治理[6]，进而带

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

提供支持[37]。

此外，驻村干部作为嵌入型村干部、外来能人，

是一种第三方力量、外力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催化、融合作用，已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

力量 [20]。嵌入型能人依靠国家政治权威赋予的治

理权责，在较短时间内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通过

走访群众了解民情、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组织群众

观摩学习、组织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

等工作。一方面驻村干部凭借后援单位的资源、自

身的所学或专长，弥补了当地村干部的文化水平

低、处理工作手段单一、不会使用电脑等缺陷；另一

方面，驻村干部往往能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在驻

村工作中着力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群众参与

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想办法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嵌入型能人参与乡村治理，打破了农

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秩序，对乡村社会内部治理

结构进行优化，逐步形成乡村三元互动联结模式[20]。

一般而言，乡村发展逻辑过程可以简要理解为

能人基于基础条件研判，推动集体协作，进而促进

发展转型[38]。如果将能人分为政治能人、经济能人

和社会能人[14]，其对发展要素的理解力和获取力可

能存在差异，但正是由于他们对基础条件的观察评

估、对发展动力的激发整合、对发展主体的统筹协

调，形成发展实践的联合行动，推动乡村向共同的

目标发展(图2)。在具体发展实践中，政治能人、经

济能人和社会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差

异，如政治能人可能对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态宜居目标的影响较大，社会能人可能对治理有效

和乡风文明目标的影响较大，而经济能人则对产业

兴旺有着更加突出的作用。但是，能人的多能性决

定了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的复杂性，不同类型能人

的影响往往难以明确划分。

更为形象地，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可

以理解为如下5个方面(图2)：① 乡村能人是推动进

步的“发动机”，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发展意愿和动

力；② 乡村能人是集体行动的“火车头”，不仅自身

善于发展，还能够组织带动村民联合行动、共同发

展；③ 乡村能人是乡村发展的“铺路者”，具有较强

的探索精神、目标意识，着力引导当地乡村往理想

的目标前进；④ 乡村能人是对外联系的“架桥师”，

能够建立当地乡村与政府、外部市场等的网络联

系，丰富乡村发展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⑤ 总体

地，乡村能人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这是对能人

治村机理的综合描述。

4 能人治村的负面效应

从发展的角度看，能人往往掌握着较多的发展

资源，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能人往往在网络结构

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当乡村发展的监管体系不

完善时，能人在地方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一些能人在推动乡

村发展的同时，对乡村发展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

应，有的甚至铤而走险、严重违法。乡村地区时常

图2 乡村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Fig.2 Mechanism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ing by rural e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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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小官巨贪”现象即是对该问题的印证。在

政治上，能人村干部基于自身掌握的资源、权威，主

导乡村治理，如果普通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和权利

意识不强，容易形成集中统一型领导体制，弱化公

众参与机制的形成 [28]。一些能人还可能通过社会

网络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从而获得乡村公共事务

的支配权，可能导致乡村政治垄断[3,39]。长此以往，

形成固化的权力结构，容易排斥普通村民的政治参

与，削弱村级民主、发展活力，最终导致乡村公共性

的丧失、乡村经济分化和阶层分化[30]。在经济上，

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可能合谋，凭借比一般农民拥

有更为强势的社会网络、个人能力以及意志，侵占

国家的下乡资源[12,16,40]，导致公共资源的“私人化”，

形成“精英捕获”，弱化基层治理能力[41]。在法治方

面，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能人治村过程中可能遵

循人情法则，缺乏法治意识，容易破坏乡村法治建

设[28]。有的村干部按照自己意图，利用个人社会资

源或社会网络来处理公共事务、摆平乡村内部矛

盾，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构建“权力利

益网络”，影响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破坏基层

政权的巩固[41]。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仍面

临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如何发展特色产

业、稳定乡村秩序、增加农民收入仍是现实难题。

培育新型主体，完善“能人治村”机制，提升乡村自

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破解此类问题并

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42-43]。应重构乡村社会的政府

干预机制，优化配置及有效管理乡村发展要素[44]，

充分发挥能人的积极作用，规避其负面效应，不断

总结提炼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持续发挥能人

治村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高度关注能人治村的负

面效应和潜在风险，对能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

规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乡村发展能

够有序、合法、可持续。

5 加强乡村能人培育与监管的途径

能人是乡村治理与发展实践的关键主体，能人

的培育与监管事关乡村可持续发展大局。在乡村

能人培育方面，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

本要求，以“用、培、引、留、奖”为着力点，加强乡村

人才工作和能人队伍建设。一是用好能人，为能人

的自身发展和引领发展搭建好平台、提供好政策；

二是加强能人培训，强化能人的品德和能力建设；

三是注重引进能人，做好管理型、技术型能人的柔

性引进，并参与到乡村经济发展与综合治理；四是

建立良好机制留下能人；五是探索有效措施奖励能

人。在村干部选拔时可多关注农村的致富能手、外

出务工经商返乡创业人员、本土本村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吸纳有才能、经验的人才作为乡村干部

的后备力量。

在乡村能人监管方面。一是健全乡村法制体

系。建立制度化的民主程序，使能人治理与民主治

村、依法治村有机结合，让行之有效的治村措施、发

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能够制度化保留。从国家法律、

党内法规、政策条例等规定能人的选拔标准、治村

形式、权力范围。二是完善考核监督机制。把政策

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

重要依据，建立村干部考评结果反馈制度。提高村

民的法律意识、整合乡村法律服务资源，强化村规

民约对能人行为的规范和调整作用 [28]。村级重大

事项决策强调“四议两公开”(四议是指党支部会提

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

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

公开)，能人干部接受群众监督，定期评估，不称职

的及时更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机制，

形成自治的村级民主监管体系。三是探索多中心

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

市场组织(如合作社、私企等)、社会组织(红白理事

会、监事会、村民议事会等)、驻村工作队、非政府组

织等多元主体的建设和培育，适当引导社会组织等

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协同解决乡村发展面

临的突出问题，实现集中与民主、秩序与活力的有

效统一。

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1) 乡村能人是指在特定乡村被多数村民认

可，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有

志于或正在或已经通过其专长带动乡村发展的

人。对于乡村能人的界定，既要强调能力特征，还

应考量其参与和带动乡村发展的意愿。乡村能人

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乡村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应充分重视乡村能人在乡

村发展与振兴及乡村研究中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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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人可分为多种类型，政治能人侧重对政

策资源的争取、通过赋予的政治权威规范村民的集

体行为；社会能人往往通过赋予的乡村权威规范村

民的集体行为，有时也可通过其动员能力争取政策

资源；经济能人则更为擅长乡村生产网络的建构，

如争取和利用相关社会经济资源，实现资源整合、

推动合作经营与就业创业。现实情况下，一些能人

可能同时扮演上述2种或3种角色。

(3) 乡村能人对基础条件的观察评估、发展动

力的激发整合、发展主体的统筹协调，形成发展实

践的联合行动，推动乡村向共同的目标发展。乡村

能人是推动进步的“发动机”、集体行动的“火车

头”、乡村发展的“铺路者”、对外联系的“架桥师”，

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但是，如果监管不到位，

能人治村也可能对基层民主、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

等带来负面影响。

(4) 尽管能人治村被认为是推进乡村发展的一

剂良药，但仍应综合审视、辩证看待。能人治村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体制机制仍

不成熟，缺乏常态化、系统化的管理制度和发展政

策。理想的乡村发展应是体制机制较为健全的情

形下，发展主体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平等、协力打

造乡村共同体。因此，既要注重发挥能人的积极作

用，还要着力完善乡村发展的常态化机制。这也是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要求到

2022年初步健全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的应有之义。

6.2 深化乡村能人研究的重点领域

在乡村研究的不同学科视域下，乡村能人均是

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比如：在经济学视域下，乡

村能人往往是乡村最具能动性的劳动力甚至企业

家；在管理学视角，乡村能人是整合、配置、组织相

关资源要素进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主体；在

社会学视角，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网络构建与重塑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地理学视角，乡村能人通过

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深刻地影响到乡村资源开发

利用、人地关系建构和人地系统演化。为更好地实

现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继续加

强能人治理的案例研究、深化能人治理的理论研

究、探索培养能人的创新模式，据此深化各界乡村

发展机制的理解、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与理

论。结合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实践需求，亟需深化

的重点领域包括：

(1) 加强能人的产生机制以及培育模式研究。

认识能人方能培育能人、用好能人。有关学科对企

业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的成长等做了细致而深入

的研究。乡村能人是区域乡村发展的“带头人”，但

是对于乡村能人的人生经历，以及学历、专长、性

格、家庭、关系网络等特征，从“非能人”到“能人”转

型的过程与机理，虽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

但总体而言，分类型、多区域、大样本、跟踪式的研

究等仍较薄弱甚至存在空白。应将乡村能人纳入

乡村发展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主体，深入开

展针对乡村能人的调查研究、计量分析，探索乡村

能人的共性特征、差异特征、成长机制、发展动机、

角色演化，梳理提炼出能人成长的核心特质、能人

产生的关键因素、能人治村的内在机理。评估已有

的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等的成效与局限，分析未来

乡村发展的人才需求，结合能人的一般特征，探索

建立更加有效的能人培育模式。

(2) 深化能人治村的机理、模式与效应研究。

能人成长与乡村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能人成长

促进乡村发展，乡村发展造就乡村能人。学界从能

人参与社会治理、带动经济发展等角度对能人治村

的机理、模式及积极作用等进行了较多研究，对于

了解能人治村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不同

类型地区、不同类型乡村的不同类型能人的治村机

理研究仍缺乏深入的比较分析。特别地，能人作为

“发动机”“火车头”“铺路者”“架桥师”“带头人”的

角色怎么实现，能人的成功经验是什么，能人在自

身发展和促进乡村发展中面临过哪些障碍、突破了

哪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应基于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研究能人

对乡村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管理和影响机制、能人

在乡村发展网络建构中的“跨网络”节点作用、从能

人个人行为转化为乡村集体行动的扩散机制、能人

对于乡村人地系统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

深度关注能人治村中的黑恶势力现象、腐败问题、

“精英捕获”等。据此，为优化能人的治村行为、加

强能人的行为监管、提升能人的治村成效提供更有

力的科学依据。

(3) 关注驻村干部治村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精

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均是“五级书记抓”的重大战略，

在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中探索建立的一些行之有

效的机制，有必要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阶段得

到衔接和延续。其中，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已经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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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脱贫摘帽县的贫困村延续，并拓展到非贫困村，

甚至一些非贫困县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驻村工

作队相对于村“两委”干部和村民，是乡村治理的第

三方力量，作为“外来能人”可能对乡村发展产生重

要影响。但驻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和单位职能及当

地乡村的具体情况综合影响着驻村工作的实际成

效，此工作模式也在探索和优化阶段。有必要加强

对驻村干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驻村工作

机制、制度障碍、现实困境和成效激励，以及驻村干

部与村“两委”的冲突和协同。以此为优化驻村工

作机制、培养乡村外来能人、促进乡村多元治理提

供科学参考。

(4) 着力探索能人研究的新数据和新方法。数

据资料与分析方法是学术研究必然涉及的2个重要

问题。目前关于乡村能人的研究以基于典型调查、

深度访谈的个案研究为主，散见于案例区域或村

庄，大样本、定量化的研究较为缺乏。特别是缺乏

统一设计的结构化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乡村能人

数据库，以及基于此类数据库的综合性的理论与实

证研究。个案研究和大规模实证研究的结合更有

助于增进对乡村能人及其作用的综合认知。因此，

在继续强调多案例比较分析对于理论建构、机制提

炼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针对当前研究在数据和

方法层面的不足，着力进行数据和方法创新，建立

统一设计的结构化的定性与定量耦合的乡村能人

数据库，探索基于乡村能人与村庄的大样本定量分

析，以此来进行能人的基本特征与画像分析、揭示

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和风险，基于能人视角探讨

乡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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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geographers have made in- depth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system, and regional pattern of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s/actors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weak. Most of these studies focu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contras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ubgroups of rural development subjects/actors. Rural elite is one of the main subject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Rural elite can often

stimulate endogenous motivations, integrat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organize people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actions based on policy guidance and village resources to promote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epth research on the roles, activities, and problems of rural elite in rural governanc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rural elite and explored the active role of rural elit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driv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e also analy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utocracy and

"distributed order" caus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discussed the obstacles and deficiencies of rural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 Rural elite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recognized by most villagers in a specific

rural area, have strong motivation of development, personal abil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d are willing to lead or

have driven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own expertise. Generally, rural elite is the "engine" for promoting

progress, the "locomotive" for collective action, the pioneer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bridge builder" for

external contact, and the leader of rural vitalization. However, if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s absent, rural elite

may also bring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w and order of local areas.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China,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case studies of rural elite governance,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ural

elite governance, and explore innovative models for training rural elites.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emerging mechanism and cultivation model of rural elites,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mode, and effect of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s,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s, and explore the data and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on rural elites.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rural elite is helpful for enriching the content and theory of rural geography.

Keywords: rural elite; rural development;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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